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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及其文化谱系
朱和双

( 楚雄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云南楚雄 675000)

摘 要:从明朝初年开始，大批汉族移民跟随远征的军队从江浙一带进入到西南地区，随之带来的邪恶神灵
(如五通神等) 被当地原住民贬称为“小神子”。在不同的族群文化和民间宗教快速嬗变的过程中，小神子也逐渐
演化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信仰。据说其神性与一般的主神不同，虽然它能给主人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但若有
人对之稍有不恭，它便行捉弄害人之事。因此普通村民对它都存有敬畏心理。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又不断添加进去
一些想象和诬蔑的成分，最终使得小神子被妖魔化成为地道的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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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elief and the Cultural Pedigree of“Xiaoshenzi”in Bashu Area

ZHU He-shuang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Chuxiong，Yunnan，675000，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Han immigrants’belief customs which came from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diffused religion of“Xiaoshenzi”had been associated with Bashu regional original residents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fact，so-
called“Xiaoshenzi”is an imagined venomous demigod in ancient legend，which came from imag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ause of
wealth，sex，illness and the witch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folk stories collected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city，
“Xiaoshenzi”was regarded as the god of wealth which can make the rich get richer，and as fiend try to break anything sometimes． The
family support“Xiaoshenzi”could never be good people and used to scare villagers． Now the rumor of burning house still prevails in
the countryside，and can be discussed only in private．

Key words: the Bashu region; diffused religion of“Xiaoshenzi”; historical evidence; folk legend; cultural pedigree

中国民间的“邪财神”信仰大抵起源于宋代，当
时在重庆大足县开凿的石门山石刻第七号“独脚五
通大帝”应该就是洪迈在笔记小说集《夷坚志》中描
述的“独脚五郎神”，据说供奉他可致家财万贯。江
南地区流传的“五通”为作祟人间喜淫妇女之邪神，
因世人趋吉避凶而加以尊崇供奉。明清以后，随着
“湖广填四川”进入巴蜀地区的汉族移民也带来了
他们自己的民间信仰。清人王士禛著《池北偶谈》
卷二十二“洞溪物产”条引明人李文凤撰《月山丛
谈》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余，一二十

为群，依人以居，自景泰间始有之。”［1］542近人章太炎
撰《杂说三篇·说鬼》则曰: “山缫为物，今贵州、四
川皆有之。声如小儿，其足迹亦似人。民呼曰小神
子，甚畏惮焉。诚所谓木石之怪者。”［2］姜亮夫著
《昭通方言疏证》也说:“民间传说有动物曰小神子，
能为害，人甚畏惮之。余初不知其为何物。《国
语·鲁语下》曰:‘木石之怪曰夔罔蜽。’韦昭注:‘夔
一足，越人谓之山缫; 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
按山缫今贵州、四川皆有之。据传: 声如小儿，其足
迹亦似人，民间亦呼为小神子。则固西南通语，神即

DOI:10.19642/j.issn.1672-8505.2013.02.001



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缫之音夔也。”［3］34民间通常认为，“小神子”是一种
广泛存在的邪恶神灵，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情欲，能幻

化无常，却又气度狭小，据说还能与主人行淫乱之

事①。直到现在，巴蜀地区仍普遍迷信“闹小神子”
的怪事，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给这群鬼( 灵) 物烧钱
化纸，为的是让它们②在阴地里生活有靠，不来人世

间作祟。

一、巴蜀地区小神子信仰的历史记忆
从明景泰年间开始，诸如“小神子”、“放小神

子”、“放五猖”等俗语词汇频繁出现在巴蜀地方文
献中，比如合江、永宁厅、简阳、万源、南溪、巴县等地
的旧志资料中均提到“小神子”的情况。清光绪年
间，丁治棠撰《仕隐斋涉笔》卷之五“异气”云:“四川
有山魈。魈为山精，生阴崖中，形如婴儿，一足食蟹。
此另一种，非今所谓魈也。今魈类鬼物，或曰献贼屠
川，杀人过多，精魄为此; 或曰川为魔地，即社鬼坛

神，散而为殃。统名小神子，凭妇女作祟，所凭之人
见之，他人不睹也。形长二三尺，多女少男，数以百
千计。能隐形摄物，作诸怪状。初入人家，投小物作
饵，如鸡生二卵，遗簪堕珥之类。受其物，则以心所
欲，无不如志: 欲食、食至; 欲衣、衣来; 一切金帛财
货，任其取携，皆能应手。受贿既多，则乞安位，位设
屋角楼上等处，香灯祀之，如奉喜神也。但神量极
狭，家中詈骂儿女，呵叱鸡犬，稍不检，便触其怒。怒
则石走沙飞，阖室不靖。或火其壁，竹篾尽然，涂泥
无恙; 或香柜生烟，封识宛然，衣物灰烬; 又或饭埋腐

鼠，锅煮死蛇，撮狗粪牛溲，挥洒满床; 甚至缚小儿女

系梁上，榜所畜羊豕高悬树巅，嗥鸣不已。种种作
虐，出人意外，惟不烧屋杀人耳。必使所储财务，悉
为销耗，有加厉焉，扰犹未休。合州蒙姓家祀此物，
后不安室。招巫降伏，未作法，刀尖失去; 画符压之，
方拈笔，纸墨俱空。有乡老，自诩正直，延来驱邪，坐
未定，面前悬盆兰，叶尖各压弹大石子，飐飐不折; 又

见数十鸡卵，离寸远，如珠成串，缘檐牙一一过; 梁间

垂妇人脚，不见上体，珠嵌绣履，步空徐行; 忽发大

声，下石臼擦身过，幸不中人。乡老睹诸变态，惧而
遁，执莫如何。有友言，告阴状可免。及投词城隍
祠，是夜屋瓦震摇，梁尘惊飞，铁铛之声，达旦不绝。
后果肃静，咸谓城隍收去矣。因贪小利，受害无穷，
人当炯鉴之也。”［4］103 － 104丁治棠名树诚，四川合州

人，生于道光十七年( 1837 ) ，逝于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他所记载的“小神子”仅是一种统称，所指

包括“山魈”、“精魄”和“社鬼坛神”三种。民国十
四年( 1925) 纂修的《合江县志·礼俗》记载: “氏族
多原楚籍，楚固信巫鬼，重祭祀之国，故巫觋祈祷之

风邑亦扇焉。……祟人则有放五猖、放小神子、养樟
柳神等。其说皆荒诞离奇，不可穷洁，而妇女信之尤
深。”［5］578 － 579民国十六年 ( 1927 ) 纂修的《简阳县
志·礼俗》曰: “俗多供坛神，曰坛，则以径尺之石，
高七八寸，置于中堂神龛之右; 曰 坛，则以径尺

之筐，高尺许，挂于中堂神龛之侧。上供坛牌，粘于
壁，旁列坛枪，或书罗公仙师，或书镇一元坛赵侯元

帅、郭氏领兵三郎。乡人呼曰‘小神子’，士大夫或
以为奥，或以为开边名将。……俗人每庆贺则杀一
豕，招十数村巫解秽，扮灯歌唱彻夜，谓之大庆; 招三

四村巫吹角呜呜，放兵收兵，不事跳舞者，日搬扎。
庆毕，张白纸十二，巫以剃发刀自划其额，沥血点之，

粘坛侧，谓应十二月之数。谓世奉此，则家可富，稍
不谨，则家道不昌。”［6］197 － 198民国二十一年( 1932 )
纂修的《万源县志·礼俗·坛神》也说: “坛神有两
种，曰磴磴坛，石坛也; 曰篼篼坛，则以径尺之筐，高

尺许，挂于中堂神龛之侧。上供坛神牌，粘于壁，旁
列坛枪，或书赵侯元帅、罗公仙师、五通盟王等，旁书
领兵郭氏三郎。乡人呼为小神子。士人或以为奥，
或以为开边名将。李雨村则引杜诗: ‘家家养乌
鬼’，以为即坛神。按《炎徼纪闻》曰: 罗罗，……俗
尚鬼，故曰罗鬼。如此，则蛮祭也。俗庆贺则杀一
豕，招十数村巫，解秽扮灯，歌舞彻夜，谓之大庆，并

用白纸十二张，巫以剃发刀自划其额，滴血点之粘于

坛侧，谓应十二月之数。”［7］629

在清末民国时期，巴蜀地区普遍迷信的“小神
子”成了镇宅护家的“坛神”。四川各地的旧方志以
及文人笔记中记述本地的风俗、迷信之属时，多提到
“庆坛”活动，每年一次，似已成习俗，人们往往将它
与禳邪除怪，祛病纳吉的“跳端公”相提并论。旧时
的“庆坛”是一种祭祀家宅里所供奉的坛神的仪式，
坛神信仰在当地非常普遍，几乎家家都有供养。蜀
中习俗，家之中堂，必置桌案香火，俗称“供神龛”，
分上下两层，上层主要供奉“天地君亲师”，下层主
要供奉土地牌位。神龛上大书“天地君亲师位”，入
民国以后，则有改书“某氏昭穆香位”，亦有左右两
行小书“文武夫子，福禄财神”之式，名曰“神榜”。
贫家仅承以版，富家为之龛，雕缕篆刻、横匾，对联饰
以金碧，藻饰灿然。旁供文武夫子、观音、文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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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王爷。由楚入蜀之家，常有阴阳法官等名，外列
神主，下供长生土地牌位，谓之“香火”，亦谓之“神
龛”。朝夕焚香，朔望则燃香烛，焚楮帛以祀之。春
秋尝新，岁时伏腊，享荐尤重。灶神则书“灶王府君
香位”，或书“五祀之一香位”，有供于家龛者，有供
于厨内者。坛神有两名: 一曰“屋基坛”，又曰“蹬蹬
坛”、“下坛”，刻石为之，上圆下方，供于室西南隅;
一曰“篼篼坛”，又曰“上坛”，以竹编，糊以色纸，中
置鸡卵，供于家龛之侧，由楚入蜀之家多有之。旁列
坛枪，或书“赵侯元帅、罗公仙师、五通盟王”等，旁
书“领兵郭氏三郎”，乡人呼为“小神子”。按当地民
俗，庆贺则杀一豕，招十数村巫解秽扮灯，谓之“大
庆”。用白纸十二张，巫以剃发刀自划其额，滴血点
之，粘坛侧，谓应十二月之数。凡家有祭祀，亦必如
此。［8］433在四川民间，人们或在神龛上下层之间的一
块木板上放置“兜兜坛”，称“上坛”; 或于神龛下的
右侧墙脚处放置“养牲坛”，称“下坛”。其中上坛供
奉的主要是财神赵公明的三个妹妹金霄、银霄和碧
霄，即三霄娘娘，故又叫“三霄坛”; 下坛则可称“屋
基坛”、“蓝蛇坛”、“罗公坛”、“礅礅坛”等，供奉赵
侯、五通、罗公、统兵圣母、蓝蛇大将、郭氏三郎等。
这些坛神均被视为镇宅护家的保护神，但职能却各

有差异: 如三霄坛的主要职能是收邪，若家中有“小
神子”作怪，或有人患疯癫病，人们认为患者是被邪
鬼钩去了魂，就要祭祀三霄坛; 养生坛的职能是保佑

家中人口安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凡是与此有关
的酬恩了愿，即进行祭祀养生坛仪式。［9］

旧时川东民间流传说: 一旦小神子来家，会发现

家具忽然挪动了位置，或竟缺失，或翻得乱七八糟，

或食物突然少了……，此皆小神子在作祟，常请端公
( 巫师) 来驱鬼去邪。在重庆俚语中，“小神子”是喜
欢捣乱、捉弄人的小鬼怪，谁家里有“小神子”在捣
乱，必须请道士来看。［10］342重庆民间庆三霄坛的祭
祀仪式不如庆养牲坛那么普遍，没有一年或隔年举

行一次的习俗，通常是家里有人患疯癫病或闹“小
神子”等，才举行这种祭仪。举行这种祭仪，家龛不
一定设有三霄坛，只要家中出现上述事象，经术师测

算是冲撞了三霄娘娘，就要举行庆三霄坛祭仪。家
中未设三霄坛的祭仪，在运作法事的时候，就不用

“拆坛”和“迁坛”。这种祭仪的规模不如庆养牲坛
那么大，一般只要一个晚上。祭祀仪式在事主家的
堂屋里举行，堂屋正面墙壁的家龛前挂总真神图，神

图前安放一张方桌，此为内法桌。内法桌上，扎仙楼
一座。仙楼的扎法是: 用几种颜色的纸裹缠六根约
三尺长的篾条，篾条插在盛满粮食的“斗”里。斗的
四角各插一根，两端插在相邻的两个斗角里; 对角各

插一根，两端插在斗的对角里。仙楼内插三个竹筒，
约六寸长、一寸直径大。仙楼旁置一碟，内装盐、茶、
米、豆、土各一小撮，碟旁放红色棉布三尺六寸、白色
棉布二尺四寸、五色线若干，以备迁坛用。仙楼前设
香灯位和酒碟等。内法桌下，也扎仙楼一座。其扎
法与法桌上的仙楼相同，只是规格要小一些，它插在

盛满粮食的“升”子里。仙楼内插五个约六寸长、直
径一寸大的竹筒。仙楼旁置一碟，内装盐、茶、米、
豆、土各一小撮，碟旁放五色棉布各一尺二寸、五色
线若干，以备和小山用。仙楼前亦设香灯位和酒醴
等。在堂屋靠近门口处，设一方桌，此为外法桌。桌
上亦设香灯位和酒醴等。正面墙壁的右边，设师位
坛，坛前设香灯位。［11］229

在江北县民间，赵侯、五通、罗公等坛神都有
“小神子”的俗称，如民国《万源县志》在描述坛神时
说“乡人呼为小神子”，所谓“小神子”是对此神不大
恭敬的贬称。据研究者推断，称赵侯等坛神为“小
神子”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其神来源于蛮俗。供
奉坛神是四川土著杀人祭鬼之古俗的衍变与体现，

供奉者都是市井及乡民，有地位、有身份者皆不屑为
之。如《蜀语》称坛神是“市井及田舍祀之，缙绅家
否”。第二，神位处于“亵辱之地”。下坛( 养牲坛)
设于民宅的西北角，与家中所供的“天地君亲师”及
观音、佛氏、老君、财神相比其地位低下，屈处一隅。
故民国《合川县志》说坛神“处亵侮之地”。在四川
西部和北部有村落、街道公共供奉的坛神，其位置也
很低，或位于街道之尾，设坛于地，或于乡间小庙供

奉，礼遇的规格很低，其祭祀也纯属民间性质。第
三，供奉坛神的目的主要在于养牲顺遂。从坛名、有
关记载和民间传闻看，赵侯等坛神主管的是六畜。
民国《达县志》称“……曰庆坛。谓不如是，则养牲
不遂也”。可见，民间供奉下坛主要是为了饲养牲
畜顺遂。民间流传的关于坛神显灵的故事，也多与
养牲喂猪有关，比如江北县复盛乡协睦村四社谌传

寿家即因坛礅搬出门后的几年养猪不顺，猪仔不是

长不大就是病死，而请坛回家祭祀后养猪就特别好，

猪喂得比一般人家的大得多。第四，无意打动或没
有祭奉，坛神会显灵作怪。由于神坛设的位置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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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小孩或农家饲养的鸡鸭犬猫等会无意触动或玷污

它，在这种情况下坛神往往会显灵作怪。为避免这
种情况发生，一方面端公在“庆坛”之“开光”或“安
位”时，都要告慰坛神，请三台法王( 三位坛神的统
称) 大气量一些，不要因为无意打动等见怪生气; 另

一方面，事主也要特别小心，尽量不让小孩或牲畜触

动坛礅、坛枪、坛神牌位等，有的人家干脆将设坛的
房子锁了，平常大门紧闭，只有特别需要，如敬奉神

灵时才打开。那种长期没有人供奉的神坛，俗称
“冷坛”，而守卫坛场的神兵称“败兵”。“冷坛败
兵”极不安分，四处游荡，随时会伤人。按照端公的
说法，如果有人无意撞上它会招致灾疾，或中邪煞而

昏迷不醒，或“打胡乱说”发“神疯”。某人如果患有
上述病状，端公就要拷卜卦以测病因，如果是撞上

“冷坛败兵”，就须请端公做法事，烧钱化纸，敬刀头
酒醴，通白告神，请神宽佑，“冷坛败兵”方肯离开人
身，病者方能痊愈。在端公所做的法事中均有“安
位家神”一坛，其中要施以钱纸、奠以酒醴，供刀头
与水饭，旨在安抚众多的孤魂野鬼( “冷坛败兵”即
名列其中) 。“小神子”时时受到谨慎地供奉，其目
的就在于避免因无祀而伤人。［12］43 － 46

二、巴蜀地区小神子信仰的民间传闻
在巴蜀地区，“小神子”早已成为一种无意识的

群体信仰。早在清末民国时期，时人对“小神子”就
有一些描述。晚清时期，成都的“卦婆”以取虫牙照
水碗为名，入人家宅，妖言惑众以渔利。俗传能觇人
家殷实与否，如有索不得意，能放小神子为祟。［13］459

由于旧社会广大农村和山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处

于落后的状态，缺医少药等现象比较严重，导致人们

对一些特殊的患病原因往往从周围接触到的人身上

去找，因此产生了“小神子”害人致病的说法。实际
上这些病患多是恶性破伤风所致。1920 年 2 月，任
鸿隽先生写到:“今人过信鬼神，乃谓木石瓦砾能自
然飞飒，房舍衣履忽发火灰飞。如吾蜀有所谓‘小
神子’者，来去无常，为人祸福。人或触怒之，飞石
立击其身，或灾屋碎器，作种种烦恼。倘恭谨承顺得
其欢心，亦有金银宝货充满箧笥。问小神子何物，则
曰为修炼家放出未归之婴儿。斯言不唯愚民信之，
乃俨然在位者亦信之，曾出洋留学者亦信之，固知迷

妄之入人者深矣。不悟婴儿何物，究令有之，亦么么
缥缈、无形无质，安能发生能力作驱石走瓦、发火散
粪诸恶剧。”［14］ 1923 年 9 月，郭沫若在《昧爽》中写

到:“我突然想到我们四川的‘小神子’来。据说小
神子这样东西你看不见，但它一缠绕了你的时候，它

要做出许多险恶的事情来。分明是一甄饭它立刻可
以替你变成蛆，分明没有起火的原因它立刻可以烧

你的房子。这东西的气量非常褊小，你千万不能出
话冲犯它。它也可以藏在空中说人话。”［15］412

在民间信仰体系里，“小神子”的神性与一般主
神不同，人们对之有一种敬畏心理，唯恐稍有不慎便

被其捉弄，不敢得罪。1932 年，陈铨先生在其所著
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中细致地刻画了其家乡
川南内江一带流传的“小神子”显灵的怪事。据说
“小神子出现，完全是因为内江县的绅粮为富不仁，
知县官助桀为虐”。最后，在“小神子”的威慑下，
“全县都办起了平粜，饥民得着饭吃，都欢声震天，
诚心感谢小神子的恩德”［16］447 － 452。
除了方志资料和时人所撰各类“杂记”之外，巴

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还能在一些曲艺文本中反
映出来。据说成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川剧《活
捉三郎》的故事原出自传奇《水浒传》，其中的唱词
( 比如“今夜骤然相见，误以为山魈( 俗呼‘小神
子’) 作祟，或者是冤魂索命”) 就糅合了民间的“小
神子”信仰。③在川南泸州一带，有些傩戏是从傩祭
活动中蜕变或脱胎出来的戏剧，如设“娘娘坛”作法
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这类表演也更为花骚。
据传娘娘坛的神是女的，谓之“仙娘”，俗称“小神
子”。喜欢捉弄人，又特别小气，由女的扮演。表演
比较俚俗，有时还把枕边言、衾内语，都一一唱出，因
要如此娘娘才高兴，而观众也在这跳闹嬉戏中得以

娱乐。［17］旧社会活动在泸州民间的道士以搞封建迷
信为业，有一种道士叫“巫道”，专搞装神弄鬼，收妖
驱邪，捉小神子，退煞等所谓道法骗钱。④

四川民间有很多关于“小神子”来历的故事，泸
州高坝一带流传说: 四川有个朝代完蛋的时候，后宫

的嫔妃一起决定自杀。她们死后，阴间觉得她们有
德，就封她们为小神在蜀地自由活动。按照民间风
俗，人死了“头七”会回到生前住的地方走一圈，押
送他的两个鬼卒长着跟鸡一样的脚爪，乡下都叫

“鸡脚神”，据说小孩子躲在桌子底下可以看到他
们，一般死了人后“头七”那天，家里都不住人的，还
要在灶台、床前洒上灰，第二天上面一般都会留下鸡
脚印，有的还会留下铁链的印子，有的是小孩的脚印

( 表示已经投身转世了) 。川南隆昌一带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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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猫死了之后，不能埋在土里。相传，让死去的猫
着地，就会变成“小神子”( 小精怪) 跑到家里戏弄
人，天天跟主人搞恶作剧，吓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因
此，猫死以后只能用一根绳子捆着脖子挂在树上，让

它的灵魂上不沾天、下不沾地。［18］

在重庆民间流传说三霄娘娘( 即云霄、山霄、水
霄) 分别与小山兄弟( 上洞小山灵一郎、中洞小山灵
二郎、下洞小山灵三郎) 结为夫妻。这小山兄弟不
是一般的神，祀奉得好，他们就佑你护你; 祀奉得不

好，他们就整你害你，民间流传的说法是: “小山神
来小山神，救得人来杀得人。救病一时救得好，报仇
一时报得赢。去时刀上白如银，转来刀上血淋淋。
……有人祀奉郎香火，牛马成群满山岗。无人祀奉
郎香火，三间大屋一时焚。”［11］1029 － 1030云霄、山霄、水
霄与这样的小山兄弟结婚之后，在民众信仰中她们

的神性也就与一般主神不同，大家对她们都有一种

敬畏的心理。其实，就是《封神演义》中的云霄、琼
霄、碧霄也有“残害生灵”、“业更造乎多端”之恶行。
同样，民众既敬她们，又怕她们。三霄娘娘的形象在
一些迷信的人的心目中是个头瘦小的姑娘，人们称

其为“小神子”。据说，有的人看得见她们的身影，
听得着她们的嘀咕。她们一般是先给你一点好处，
偷人家的东西放在你家里。如果你贪财，她们就住
进你家。如果你稍不注意得罪了她们，她们就整你
害你。谁家如果出现三霄娘娘，人们就说那家“闹
小神子”。小神子作为农村很常见的一种“神”，传
说是某朝的妃嫔在亡国后集体自尽而被封在蜀地为

神的。普通人只能见到她们的一双小脚的布鞋尖
儿，小脚步移动得很快，喜欢跟人到家里去，平时就

躲在门后面。如果蹲下从门缝往里看，就能看到她
小巧的布鞋尖儿。她们还喜欢倒悬在屋顶呆着，如
果抬头，据说可以在天花板上看见一双布鞋。
在巴蜀民间，凡遇到不常见或无法解释的怪事

情时，“小神子”便成为替罪羊，人们往往编造出“闹
小神子”这样的瞎话来平息世间的矛盾与纷争，进
而达到村寨的再次和谐。比如说某家不小心烧掉房
子，正好有人无意中听到哪里“嚓嚓嚓”，便说是“小
神子”擦洋火的声音，要祷告说“不要擦，不要擦
……”。如果房子还是被烧了，就认为“小神子”是
专听反话的，要说“难为你，尽管擦，尽管擦”，只有
这样祷告才能奏效。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柏杨村靳
家湾下边弯草房的杨中立( 佛巫两教掌坛师) 曾讲

述过“小神子”( 三霄坛) 作祟导致“家人不和睦，一
年之内烧了八次房子”的怪事，据说杨家对三霄娘
娘十分敬畏，至今仍有几分余悸。［11］1029 － 1030杨中立

的讲述虽让人不可思议，甚至荒诞不稽，但从他的叙

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一是在民众的心目中三霄

娘娘的神性比较特殊; 二是民众对三霄娘娘深怀着

一种吉少凶多、栗栗危惧之情。
那么，怎么防止小神子跟到家里来呢? 很简单，

就是不要贪小便宜。据说“小神子”通常会在路上
放点零钱让人捡，谁捡了就会跟到家里。这种零钱
通常是平平整整的，所以很多四川农村的小孩从小

就被教育不要去捡路上平整的钱，因为那一定是

“幺娘”( 四川话) 放的。人们甚至不敢直接说“小神
子”这三个字，而只敢说“幺娘”来代替。如果它已
跟到你家里了，就最好不要得罪它。如果已经得罪
了，就得赶紧请法师禳解。只要在它出门的时候，在
房子那里架上“海水法”( 法术的一种，起海水后所
有的阴性东西都看不见房屋，只看见原来的地方是

一片汪洋) 就可以了。当“小神子”回来的时候，看
到的是一片汪洋大海，自然没法靠近。民国二十四
年( 1935 年) ，四川长寿县葛兰乡黄莺嘴的杨老夫人
的住宅里发生了一起“闹小神子”事件。传说“关好
的门突然开了; 灶上甄内的饭不翼而飞; 一霎时院内

飞沙走石; 壁上的字画无故着火了; 家人刚踏进房门

一把飞刀落在脚下”。不知是神，是鬼，还是邪? 闹
得杨家人不得安宁，不得已雇了几个巫士来家中念

经超度，做法事驱鬼邪，却不见效应。这真气坏了杨
老夫人，急电在南京做官的儿子盖来国民政府大印

镇邪也不灵验，最后请来一个游方喇嘛才平息了这

场惊乱。⑤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反动势力利用“闹
小神子”大作文章，到处谣传“小神子”放火来蛊惑
人心，使农民不敢在家住宿，影响生产。［6］

直到现在，重庆市九龙区走马镇工农村对于鬼

的说法中仍有“小神子”。［19］而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深山中的村民至今仍迷信“小神子”作祟的怪事。
根据《她的身上会起火?》( 2006 年 12 月 12 日、13
日晚间在 CCTV － 10 的大型科普栏目《走进科学》
播出) 的报道，该县佛宝镇铜鼓村三社村民邓德书

家及其附近在两个月内( 从 8 月 22 日算起) 莫名起
火两百余次。村民们对于起火的原因众说纷纭，其
中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张家得罪了“小神子”。

三、巴蜀地区小神子信仰的文化谱系
宋朝( 特别是南宋) 在四川地区长期推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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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统治政策［20］，江南的民间信仰也接踵而至。巴
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明显地受到了“五通神”的
影响，因为在各种“小神子”的传闻中，搬运财富是
一条主线。据考证，中国各地民间信奉的财神似乎
不只一位，有红袍纱帽明装的，也有翎顶袍褂清装

的; 有一位的，也有五位的，总之是考证不清楚。然
而，有一种京旗满族认为的财神实际上是狐狸，或推

测为狐仙。据说，京旗满族每逢家中什物被搬移了
地方，或某种什物遭到破坏，更多是听到了某种奇怪

的声音，便不许说; 若这些怪事不断发生，还要上供，

乞求保佑。清代许多南方人的笔记中，都曾谈到他
们在京旗满族人家当塾师时，碰到过这种事情，似乎

很害怕，原因是江浙一带的汉族民间闹的是“五
通”，不闹“狐仙”。在西南地区的汉族民间则流传
说有一种“小神子”，颇与“狐仙”相似，得罪了它便
在家中搞破坏，人们害怕自然要崇敬它以求相安。
北京闹“狐仙”，东南地区闹“五通”，西南地区则闹
“小神子”，它们居然会鼎足三分，各有地盘，一同来
扰害人间。从上述可知，西南地区( 包括云南、贵州
等地) 的“小神子”信仰非常盛行。与此同时，西南
地区的藏、彝、白、回、纳西、土家等少数民族的民间
故事中也有“小神子”作弄人的情节⑦，这可能是在
汉文化影响下才出现的，或者是用汉字翻译他们的

民间流传的精怪故事的结果，实质上是该民族传统

信仰的祖神之类的神灵，这点在汉族民间故事中的

神仙也不例外，神仙本是道教中的用语，这一称谓本

来就属于超自然的神灵的范畴。
毫无疑问，巴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有其独特

之处，就连堪称“20 世纪中国文化巨人”［21］的郭沫
若也不忘描述家乡的这种群体记忆。我们可以通过
判断“小神子”的特征推测其信仰主体的地理范围。
1932 年，有一位署名为“小田婴”的女士收集到一个
叫《锡壶与媳妇》的民间故事: “相传某村陈老翁的
妇人，虔敬供奉小神子。所以每次向着小神子求甚
麽，便得着甚么。一天，老翁家里的小孩偷糕吃，因
为小孩不知道，所以就没有请小神子先吃，那知道就

得罪了牠，牠便将老翁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无形地搬

到别处去了。老翁他们看见家里的东西，忽然不见
了，才知道是小神子作怪。但是，是那件事情得罪了
牠呢? 又不知道。他们正在悲愁中，忽然看见供小
神子的那个神框上有一大包糕，后来清查，才知道是

小孩子偷吃了糕没有先请牠。老翁他们于是才烧香

叩头，向着小神子赔罪。不久，老翁们的东西又放在
原位了。有一次，老翁的妇人，向着小神子请求一个
锡壶。那知道小神子听错了，费了很大的力，才从百
十里以外弄来一个姑娘。那天老翁的妇人，很高兴
地到常常取东西那里去拿锡壶，忽然看见一位陌生

底姑娘躺在那儿。老妇诧异极了! 她以为是观音菩
萨下凡来了，于是就叫老翁及儿女们都来跪着烧香。
正在祈祷中，那女子忽然从昏朦中醒来，大声喊道:

‘我底妈妈呀!’当时，老翁的儿女们都骇得各自跑
了。老翁同老妇才知道那个女子不是一位神，是一
个人了。老妇仔细看那女子，似乎在那个庙里会过
的，但又记不清楚了。老妇急想知道那女子的来源，
便马上问她。她说: ‘因为妈妈很爱我，我是独女。
有一天，妈妈同我到观音庙里去烧香，忽然来了一位

很奇怪的人，将我背起就跑。途中，他向着我说:
‘有家老翁的儿子长大了，需要媳妇，把您作他的媳
妇去。快要背到了，不要着急!’当时，骇得我魂飞
魄散，甚麽时候背到这里的，我都不知道了。’由此，
老翁他们才知道小神子将话听错了，把‘锡壶’听着
‘媳妇’去了。”［22］128 － 130值得注意的是，《锡壶与媳
妇》这一民间故事充分体现了“小神子”气量狭小的
特征，却没有点明“小神子”的性别，只说是“一位很
奇怪的人”。文中有四处用“牠”来指称“小神子”，
仅有一处用到“他”则属于校对方面的错误。从整
个故事中始终没有提到“淫乱妇女”这一点来看，应
该不属于“男儿身”。此外，从把“小神子”供在神框
上的做法来看，应属于“社鬼坛神”一类。可以推
测，这则故事搜集自巴蜀地区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在云南昆明、昭通、楚雄、大理、丽江和保山等地民间
俗称的“小神子”有时亦可借指邪财神“独脚五郎”，
在滇西南的广大地区虽然也流传着关于“独脚五
郎”的各种传奇故事，但“小神子”却并不为老百姓
所熟知。在滇西的泸水、腾冲、龙陵和德宏州境内
( 即民国时期所谓的“腾龙沿边”地区) 并没有传说
中的“独脚五郎”，却有“山霄( 魈) ”、“树神”和“倒
脚仙”，其作乱方式显然同“独脚五郎”有较大的差
异。滇中的新平、元江、双柏以及滇南的文山、红河、
普洱、临沧、西双版纳等地都有“独脚五郎”或“独脚
鬼”之民间称谓，但不知“小神子”为何物! 由此看
来，就像“山魈”( 作为林泽之神) 和“龙王”( 主管风
调雨顺) 彰显的是游猎与农耕时代的集体无意识，

作为财神或邪神信仰的“小神子”( 或“独脚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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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

注释:

① 关于“小神子”特征的讨论，详见拙文《女性、财富与危险: 云南

民间的小神子信仰》( 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和《中国西南“小神子”信仰的原型》( 载《寻根》2011 年第 1

期) 。

②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拟通称“它( 们)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

来说，西南地区的“小神子”信仰呈现出一体多元发展的态势。

巴蜀地区的“小神子”倾向于女儿身，但云南民间的“小神子”多

为男儿身，有的地方还明言就是“独脚五郎”，具有“淫乱妇女”

的不良嗜好。早在南宋时期，四川盆地东部就有“独脚五通大

帝”( 重庆大足县开凿的石门山石刻第 7 号) 的信仰，可是没有

证据表明他同“淫神”有关联。黔北地区原属四川省管辖，巴蜀

文化在这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清代遵义府、石阡府和仁怀厅

等地都有“小神子”为男儿身的说法( 当地流传说“小神子”为唐

丞相魏征之子，无疑是“男儿身”，这一说法与云南民间有关“独

脚五郎”的来历如出一辙) ，但他只会“使家中不得安宁”，丝毫

没有“淫乱妇女”的劣迹。

③ 温余波《川剧资阳河流派特技剧目〈活捉三郎〉表演纪实》，载四

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江市市中区文史

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内部印行，1988。

④ 朱花朝:《道教在泸州》，载泸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泸州市文

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民族·宗教专辑》，内部印行，1996。

⑤ 余书瑞:《杨公达博士简述》，载四川省长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长寿县文史资料》第 4 辑，内部印行，1988。

⑥ 刘文辉:《刘文辉代表的发言》，载新华社通讯社图书馆《新华社

新闻稿》第 1882 期，内部印行，1955。

⑦ 从总体上来说，明景泰年间夔州府始有的“小神子”没能越过平

武、汶川到九龙这条线。由于受到资料限制，拙文《长江中上游

地区少数民族的小神子信仰》( 载《中国俗文化研究》第六辑，成

都: 巴蜀书社，2010 年版，第 152 － 163 页) 并没有讨论川西北藏

族和羌族地区流传的“小神子”情况，仅是获知甘孜州九龙河两

岸的世居族群普遍认为“小神子”心地善良，经常帮助穷苦人，

捉弄的多半是对“他”不尊敬的人，有钱的让你破点小财，没钱

的受一番捉弄就能改过自新。值得注意的是，川北藏族地区的

“小神子”信仰没有提到“独脚”的特征。2003 年 7 月，人类学

家曾穷石博士在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罗通坝进行田野调查时，

寨子里的“白该那嘎”( 汉译人名) 向她讲述了下面的“小神子”

故事: “mogu，汉话就是小神子，是个贼娃子，他的法力很大，能

变成牛、羊、鸡、狗，到家里偷东西，偷的都是粮食( 吃的东西) ，

不偷衣服、不偷有字的东西( 钱也不偷) 。他有一个红包包，包

包不大，但能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装好几石粮食，装 10 头猪

都装不满。它不是人，也不是神，不是鬼，所以叫作小神子，它是

老天爷安排的。往年还有人曾经看到过它，它有 72 变，说的是

汉话，它在人面前说好听的话，转过去又变成鬼，它还会打秋

( 即荡秋千) 。小神子不仅偷东两，它还叫人得病，人得了病要

请白母( 道士) 来念经撵它。在凌晨 4 点，鸡叫以前必须撵走

它，鸡一叫，就撵不走了。撵小神子的时候，在家里的门槛边，一

边站一个人，门口撒炭灰，根据炭灰来看它走没有走。白母念经

有四个规矩，念一遍经撵不出去，总有一种经把它撵走。它会变

成各种动物，在门槛前的灰里有脚印，如果是牛、羊等的脚印，表

明小神子还没有被撵走，反而是法力变得更厉害了，如果灰里只

有一点点印子，像曲蟮( 即蚯蚓) 爬过的印子，就表明小神子已

经被撵走了。”她据此推测“mogu”即是“魔鬼”( 详见曾穷石撰

《传统仪式的现代功能———对平武县白马藏族“跳曹盖”的人类

学考察》，收入袁晓文、李锦主编的《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

动与发展》，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61 － 176 页) 。如

结合小神子的习性来分析，川西北地区并没有受到淫神“独脚

五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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